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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之探討專輯 

心靈的痕跡──席德進素描小論 

A Trace of Mind:On Drawings by Shiy, De-jinn / Hsiao, Chong-ray 

蕭瓊瑞 

 

摘要 

席德進（1923～1981），四川省南郜縣人。杭州藝專畢業後，以一種「高更

前往大溪地」的心情，於 1948 年來到台灣。此後，他以專業畫家的身份，活躍

於台灣畫壇，贏得「最像畫家的畫家」的稱號。 

席德進一生強調寫生，除創作大量的油畫、水彩和水墨外，更留下了無以計

數的素描作品。目前留存在省美館中的，計有九百餘幅。 

本文計分人物、風景、器物與動植物等三個部分，冀圖通過這些滲著畫家手

心汗水的素描作品，一窺畫家在不同時期，觀察、捕捉對象的殊異角度與心情。 

席氏素描不論採用炭筆、毛筆、簽字筆、鉛筆……等媒材，始終保持著他一

貫明快、俐落的特有風格；同時，對鄉土題材的先期性探討，也使他成為台灣畫

壇橫跨現代與鄉土兩大運動的主軸性人物。席德進的古屋素描，幾乎已成為台灣

古蹟保存運動中的圖騰。 

面對席氏這些仍然盪漾著摩挲筆觸的素描作品，不禁令人懷想那位身著紅

衣、個性鮮明、談笑風生的畫家。誠如詩人的悼詞：「你一走，台北便空了！」

（余光中詩）在畫家埋骨台灣十五年後的今天，謹以此文紀念他──一位熱愛台

灣的畫家。 

 

壹 

為戰後台灣畫壇「最像畫家的畫家」1，席德進今天遺存在臺灣省立美術館

的九百多張素描，無疑只是他一生無以計數的眾多素描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至少

畫家生命中最重要的幾次素描群作，如 1963以迄 1966年間，旅遊歐洲的那些風

景速寫，以及 1977年前往金門寫生的古屋素描，絕大部分都不在目前省美館的

收藏之列，更不必論及他初上台北的 1950年代，為人畫像所完成的大批人像素

描了！即使如此，光是現存的這九百多張作品，便足以讓我們對這樣一位終生以

全生命投入藝術追求的畫家，投以最深切的敬意與欽佩之忱了。 

                                                        
1 何懷碩語，見何撰〈現代中國的水彩畫家：席德進〉，收入何者《藝術．文學．人生》，頁 111

～120，大地出版社，1979.5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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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微微泛黃的紙張，面對這些似乎仍浸沁著畫家手掌汗水的生動筆

觸，畫家的心靈猶如當時脈博跳動的軌跡，清晰而具體的呈現在人們的眼前，而

沙沙作響的落筆聲音，仍是那樣乾脆有力的猶在耳邊。 

對於終生強調「寫生」的席德進而言，素描不是作為日後製作水彩、油畫的

草稿或記錄，而是一種具有成品性質的產物，即使部分作為研究手段者，也完全

具備獨立作品的深刻質素。較之那些色彩豐富的水彩、油畫或水墨作品，素描的

直接性，似乎洩露了更多畫家靈思流動的深痕軌跡，格外耐人尋味。 

由於大部分的素描作品，畫家並未留下日期註記，因此要對這些作品進行一

種發展上的討論，顯然有所困難。儘管如此，以存藏省美館的這批作品為主體，

再配合畫家生前陸續發表過的一些素描作品，我們仍可約略窺見：是那些因素在

那些時期，吸引了畫家的主要目光？反過來說，畫家在這些作品中，又是以什麼

樣的眼光或心情，去面對那些曾經吸引他注意的題材或對象？ 

在進入這些討論之前，有必要對「速寫」與「素描」這兩個名詞，先進行一

些基本的釐清與界定。 

 

貳 

在西方的使用習慣中，「速寫」和「素描」均可用 Sketch一詞來概括，原本

是指畫家在正式作品製作之前，對光影、構圖或某些著意刻劃的重點，所進行的

各種研究和探討的預備性草圖。在早期，這些草圖，原不具特別的意義；之後，

由於某些畫家（如魯本斯 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等）的傑出表現，速寫

或素描呈顯的特殊質素或趣味，顯非那些正式完成的作品所能完全取代，這種情

形，尤其是當正式的作品是由畫家指導下的一群助手所完成時，更為顯著。因此

畫家親手描繪的速寫與素描，乃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終至成為一種得以完全獨

立的表現型式，而在美術史上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在中文的使用中，「速寫」和「素描」似乎較具明確的分野；前者係指那些

以快速筆法進行記錄的作品，重在強調對象的特徵、動態或構圖；後者則指某些

以單色及較繁複的技法所完成之作品，重在強調對象的明暗調子及整體氣氛。 

就席德進個人而言，基本上我們也可以約略釐清出前述兩類作品的區別；但

更多的時候，由於材料的使用情形，我們幾乎難以精確劃分兩者之間的具體差

別，再加上畫家創作時心態的一致，「速寫」與「素描」也就逐漸喪失其間必然

的分界。誠如畫家出版的《素描集》所顯示的，實際上同時包含了一般認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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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寫與素描2。因此，在本文的討論中，我們將隨機地使用這兩個名詞，不去刻

意區別。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以「素描」一詞來同時涵攝「速寫」與「素描」

兩類作品。 

 

参 

就省美館現存的席氏素描作品觀察，約略可以分成人物、風景（含建築物）、

器物與動植物等三大類。這三大類之間，有共通的席氏風格，也有個別較特殊的

創作心態或關懷重點。茲分論如下： 

 

一、人物素描 

作為職業畫家，席德進在 1950年代的台灣，事實上是以他一手精準快速的

人物畫像技法引起社會廣泛的注目，加上偶爾為電影明星（如唐寶雲等）繪製畫

像的舉動，更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3。 

然而人物畫，顯然不完全只是畫家用以博取聲名或賺取生活費用的手段；相

反的，人物畫在某一層面言，更是畫家藉以逼視人類心靈，甚至滿足內心深層隱

密慾求的一種媒介。 

 

（一）裸男系列 

大批的裸男素描，是首先引發我們注目的焦點，容我們做一個較大膽的猜

測：全台灣，甚至世界美術史上，繪製裸男素描的畫家中，席德進恐怕是數量最

多的一位吧。 

席德進的裸男素描，不像那些學院素描教室中的裸男，以呈顯老人的瘦骨嶙

峋或勞動者的健壯肌肉為能事；相反的，席德進的裸男素描，喜愛以青年男子為

對象，健康中帶點野性，沈默中總有著一絲靦腆（圖 1）。即使畫家有時也藉由

炭筆或粉彩來用心烘托出對象體的明暗變化（圖 2），但顯然的，畫家關心的焦

點，與其說是男子的「肌肉」量感，不如說是男子的「軀體」魅力。這種對「軀

體」的歌頌，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那位沈迷在酒精中的義大利畫家莫底里亞尼

（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的裸女，在「軀體」的歌頌中，呈顯出一種

情慾的、肉體的本質。 

                                                        
2 席氏曾於 1966年由文星書店為其出版《席德進素描集》。 
3 見 1967.6.13《徵信新聞報》，〈席德進揮油彩畫筆，唐寶雲留難忘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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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德進的裸男，更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對男性生殖器的強調。比如那幅曾經

被選來做為《素描精選集》封面的作品（圖 3），雙腳叉開，雙手後撐，凸顯的

生殖器，幾乎就是全幅作品的焦點所在；同樣的手法，在《素描精選集》中，處

處可見。即使一件俯臥的作品，雙腳間，以兩個圓弧勾勒出的睪丸外形，也讓人

感受到這幅作品中那種生殖器被軀體壓迫，以及與床鋪（或可能是其他墊舖）相

摩擦的肉體觸感（圖 4）。 

甚至一些身著短褲的作品，那條短小的棉褲包裹下凸起的飽滿的男性生殖器

官，也很自然的成為畫幅焦點所在（圖 5），顯然這也正是畫家創作時，有意無

意間特別關注的部分。 

在保守的社會道德壓力下，畫家似乎是在這此裸男的描繪中，滿足或紓解了

他那同性戀傾向的鬱抑及苦悶。 

 

（二）中國人系列 

1969 年，是席德進倦遊歐洲返台後的第三年，在台北聚寶盆畫廊舉辦了一

個畫展；在席氏幾乎年年有畫展、月月有新聞的情形下，這個展覽似乎並沒有引

發人們特別的注意。不過自席氏個人藝術發展的歷程觀，這個在聚寶盆展出的  

畫展，似乎有著一些特殊的意義，值得探討。 

首先，這是席氏在當年（1969）前往日本參觀大阪博覽會，發現「本畫仙」

宣紙板，進而發展出日後別具一格的水彩畫風之前，最後一次的展覽；換句話說，

此後席氏的展覽，人們大都被他那些水渲色染的精彩水彩作品所吸引，相對地，

忽略了他在其他媒材或主題方面的探討。 

其次，這個在聚寶盆舉行的畫展，主題為「歌頌中國人」，是席氏長期繪製

人物畫以後，脫離「肖像」的範疇，對人物的「文化性格」進行深入思考、探討

的一次專題展。 

在席氏展出「歌頌中國人」的那個年代，正是席氏率先倡導鄉土文物整理與

保存，進而開展出 1970年代台灣鄉土運動的起始年代；至少在那個年代，席氏

口中的「中國人」，是可以和「台灣人」畫上等號的，席氏所歌頌的「中國人」，

也正是「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圖 6）。 

確切而言，這個展覽只是席氏在相同主題探討上，經過長期思考之後一次較

凸顯的表現；事實上，從他現存的一些水彩、油畫及素描作品觀，席氏對生長在

斯土的斯民，自始至終都保持著深切的關懷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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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56 年，席氏即曾完成一幅以台灣鄉下人為主題的「賣鵝者」油畫，

這件作品還在次年被國立歷史博物館選送參展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在省

美館現藏的素描作品中，就有一幅同年（1956）完成的小男孩素描（圖 7），以

炭筆繪成，身著窄上衣、寬長褲，光著腳丫子，不算壯碩的身體，背著一個被包

袱巾蒙著頭、可能正熟睡中的小孩。這張作品，印証了席氏在相當早的年代，即

曾對捕捉斯土斯民的形象，有過的一些努力。此一脈絡，摻雜著一些「肖像」性

質的人物畫，在 1969年的「歌頌中國人」系列，達到一次凸顯，畫家有意藉此

主題，對這些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的共同形象，進行一次較具體的塑造與呈

現。這個努力持續發展，真正的表現高峰，或許應在 1975年。席氏一些相當傑

出的鄉土人物作品，包括油畫與素描，都在這一年前後完成。那幅曾被省美館選

來當作海報圖像的「戴帽老人」素描（圖 8），對角線的構圖，人物微仰的臉龐、

下視甚至閉著的雙眼，配合安穩放置在雙腿之上的雙手，完全一種自信、滿足，

而又樸質、踏實的勞動者形象，成熟而有尊嚴。這件 1975年的作品，有著畫家

的簽名，似乎是席氏自認較為滿意的作品之一。另一幅推測應是同時期的「老婦

人」（圖 9），微弓的身體，配合寬大的粗衣黑褲，同樣充滿土地的氣息，令人動

容。這一風格，持續到 1977 年前往金門寫生時所完成的「金門老人奏樂」（圖

10）。 

顯然在這些作品中，席德進已脫離了 1960年代較受畢費（Buffet，1928～？）

長直線條影響的人物風格（圖 11、12），流露出更自然而真實的土地情感。 

在前述大抵均以炭筆畫成的人物以外，尚有一些以毛筆畫成的鄉野人物，大

約也是完成於 1969 年前後（圖 13）。這些作品，線條的變化更為豐富，有著一

種粗獷的氣質。這種以毛筆為工具繪成的素描，應與席氏 1969 年日本之旅後，

由於「本畫仙」宣紙板的發現而重新關注中國傳統筆墨的趣味有關。席德進並曾

因此勤練秦漢碑帖。不過這種以毛筆進行的素描，在這批人物畫中，似乎還沒有

形成明顯的特色；其真正的表現，應該是在傳統古建築的描繪上。這個部分，將

在文後論及。 

儘管席氏如何多樣試驗不同的工具、題材，簽字筆始終是他在素描時的最

愛。這種能夠進行精細描繪的媒材，也使他完成了一些極具典雅氣質的作品；如

1979年的「布袋戲木偶」（圖 14），和一幅不知年代的「婦人坐像」（圖 15），那

些用心刻劃的服飾圖案，襯托了人物頭形高貴典雅亮麗的面貌，也凸顯了畫家落

筆成痕、不作修改的俐落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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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頭像系列 

雖然席德進有到處為人畫像的習慣，一則藉此維生，二則作為人際交往的重

要手段，但並不是所有完成的畫像，都交給了畫像中人。許多畫家認為得意的畫

像，往往在完成之後，不捨割愛，甚至黃牛，而自己保存下來。 

在省美館的收藏中，就有大批這類的作品，最被大家熟悉的，自然是那幅收

錄在《林風眠畫集》中的「林風眠畫像」（圖 16）。 

1979年，席德進前往香港，拜見昔日母校杭州藝專的恩師──林風眠。 

席氏記錄了當時為林師畫像的心情說： 

這次在香港，共與林先生相聚三次，第二次是他來看我們的畫展，偶然相

遇，我順便為他畫了一張速寫。沒想到中國近代的大畫家竟做了我的模特

兒，我的手沒打抖，心卻是慌張的，感受是複雜的，所以畫得不好。4
 

這件被席氏謙稱「畫得不好」的「林風眠畫像」，事實上充分發揮了炭筆粗

細有緻、線條交錯的特質；情感的流露，遠比那些流利到幾乎有些樣式化的少男

頭像，更具動人的魅力。在那海峽兩岸尚屬隔絕的年代，相信許多曾經翻閱《林

風眠畫集》的愛畫人士，都會被卷首的這幅畫像所吸引、感動。 

在大批頭像中，「李德畫像」（圖 17）也是較特殊的作品。現存三幅李德畫

像，其中一幅的造型，曾是席氏另幅油畫的原模（圖 18）。畫友李德清瘦修長的

頭型，架著一副眼鏡，在席氏的筆下，頗有一種遺世獨立的哲學家氣質。類似原

子筆的線條，快速而準確，幾處陰影的烘托，亦增加了人物深思冥想的性格特徵。 

席德進幾乎畫遍了身旁的藝文界朋友：蕭勤、李錫奇、廖修平、陳其寬、李

文漢、張杰、胡金銓、林懷民、許武勇、周夢蝶…（圖 19、20、21）。這些較為

我們熟悉的人物，也都足以印證席氏對他們性格內涵的精確掌握。 

 

二、風景素描 

無論席德進一生的藝術歷程，如何經歷所謂現代藝術的追求、鄉土藝術的回

歸？如何嘗試純粹抽象的創作、普普藝術的造型？以及如何在水彩、油畫、水墨

等等媒材上進行多方面的鑽研、探究？基本上，反映在風景素描上的風格變遷，

卻是最具體的呈現了畫家一生對美感認知的改變。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席氏的這些風景素描，歸類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4 見席德進著《改革中國畫的先驅者──林風眠》，第六篇〈後記〉，頁 100，雄獅圖書公司，1982.7

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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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 

指 1953年席氏辭去教職，前往台北之前的嘉義時期。這個時期，主要以炭

筆素描為主。現藏省美館的兩張作品，「在家門前」（圖 22）將關懷的焦點，放

在那茅屋的屋頂，和木板釘成的牆面；三個或立或坐的人物，只是增加這個鄉野

景觀的趣味，人物也是風景的一部分。另一幅以牛棚為主體的「風景」（圖 23），

以炭筆側鋒掃出的線條，暗示著一些稀落而非濃密的樹葉，低頭吃草的牛隻，牛

後但見車輪的牛車，左方樹後涼在房子前庭的衣服…，畫家在這個時期，著重在

一種氣氛的表達，藉著一些農村的語彙，呈顯那個純樸、寧靜、悠閒的農村景致。

在筆法上，除了那些以直線構成的人物、牛隻之外，事實並未形成個人獨特的風

格。 

 

（二）中期 

主要以 1963以迄 1966年間的歐洲之旅為高峰。在此之前，有相當一段時期，

席氏狂熱於現代藝術尤其是抽象風格的追求，似乎並未留下太多風景素描作品

（倒是人物素描，基於畫像的需要，始終未斷）。即使 1962年接受美國國務院安

排，訪問美國期間，或許是行程緊湊，或許仍延續著之前現代主義的狂熱，也未

留下什麼風景之作。 

倒是到了歐洲之後，前後三年的時間，有較多的閒暇，也有了較深刻的反省，

產生大批的風景素描5。 

其實在 1963年 4月間，席氏即將由美國轉往歐洲之前的三個月，他就曾由

紐約寫信給好友莊佳村說：「最近我畫不出來抽象了，使我又跑出去畫水彩，行

走在紐約的大建築物下，大的卡車在身邊奔跑，大的橋樑、港口的大船，我對這

些也非常感興趣。」6
 

目前我們未曾見到席氏筆下的紐約風景素描，倒是後來收錄在《席德進的回

聲》7遊記中的大批歐洲風景速寫，留給讀者極深刻的印象。這批作品，後來聽

說收存於國立歷史博物館。 

                                                        
5 有關席德進如何在現代藝術與自然風景之間反覆思考、探索的討論，可參考筆者另文〈傳統與

自然的交涉──席德進藝術中的台灣古建築》原載《雅砌》，1991年 8月號，台北；後收入《席

德進紀念全集──水彩畫 I》，席德進基金會， 1993.6，台中；及蕭瓊瑞《觀看與思維──台

灣美術史研究論集》，臺灣省立美術館，1995.9，台中。 
6 見《席德進書簡──致莊佳村》，頁 14，聯合月刊社，1982.7初版，台北。 
7 《席德進的回聲》，大林書店，1970.3初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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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可視為中期代表的素描作品，畫家明顯的將他的關懷焦點，放在那些高

聳巨大的建築物上。或是中古時期的古堡（圖 24）、或是參差有序的高樓、或是

節節上升的樓梯（圖 25）、或是圓拱如長虹的鐵橋（圖 26）、或是古意盎然的古

橋（圖 27）。畫家的美感已從早期那些優美的、柔順的、寧靜的、繁複的鄉村野

趣，轉為崇偉的、剛直的、熱鬧的、簡潔的西方城市意象。筆力的表現、構圖的

巧意，遠勝於氣氛的掌握。畫家擅於運用虛實對比的構圖及留白，使這些作品充

滿了裝飾性的插圖趣味（圖 28）。 

目前省美館收藏的「巴黎拉丁區」（圖 29）一作，正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香

港街景」，則是畫家由歐返台、路過香港的作品。至於「台北中華路一景」（圖

30）以及「市集」（圖 31），也都是這個風格下的產物；只是前者仍以城市高聳

景觀為對象，後者則有轉回台灣民間的趨向。 

在席德進的風景素描，由旅歐時期的中期風格，轉入晚期之前，有一過渡時

期，主要是返台後以迄 1969 年赴日參觀大阪博覽會之前的這段時間，席氏幾乎

跑遍了台灣南北鄉野，以無比的熱情，整理古文物、描繪古建築。 

這個時期，仍以簽字筆素描為主，「村落」（圖 32）、「風景」是描繪村落景

觀的作品。那些西方文化制約下，人與天爭的崇高景象消失了，代之以一種貼近

大地、平面發展的中國傳統聚落。 

古老的屋宇，一群群錯落有秩的排列著，但要各個單獨出列，成為獨立描繪

的對象，則是晚期以後的事情。 

在這段上山下海的日子裡，席德進畫那些山並不高水並不長，卻糾結有力、

崢嶸可觀的巨石水塘（圖 33），也畫那靜臥在木麻黃防風林沙灘外的竹筏、漁舟

（圖 34）。 

一個屬於台灣的畫家席德進，正在成形。 

 

（三）晚期 

1969 年，日本大阪博覽會的參觀之旅，開始了畫家的傳統筆墨時期，席德

進的素描進入晚期，他的線條，也自中期那種較西方式的外放、銳利，轉為較具

東方式的內斂、婉約。 

這個時期，大約可以 1969 年的那幅「日本大阪萬國博覽會一景」（圖 35）

為起始。以毛筆完成的素描，線條開始有了粗線、陰陽的變化，下筆之間，也有

了較多的思考與節制。這些毛筆線條的運用，使席德進的素描開始脫離較具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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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的速寫型式，而具備更富繪畫性的質地。同是 1969年的「岸邊」（圖 36），

背景的大片黑色，增加了畫面的空間深度。「風景」、「市集」（圖 37）等作，則

在毛筆線條的變化中，提升了畫面構圖以外的情感強度。「阿里山神木」（圖 38）

一作，年代雖然未詳，但風格上應屬同時期的作品，簡潔中不失筆墨的韻味。 

大約在這個時期，席氏勤練秦篆漢隸的書法功力也逐漸顯露出來。那件題名

「造船」（圖 39）的作品，似乎只是一個例子；更明顯有力的作品，則是一大批

以古屋為題材的素描。 

一件標記 1969年的「門」（圖 40），以毛筆線條勾勒傳統建築山門與圍牆的

造型，雖然沒有明暗的刻意描繪，但黑瓦白牆的意象，給人強烈的色彩感受。此

後即使不用毛筆，而採席氏畢生愛用的簽字筆作畫，其線條依舊飽含中國書法線

條有起有落、直中帶圓的特殊美感。1977 年的金門古屋系列，更是這個時期的

代表之作。席氏的素描風格，可以說是在這個時期達於成熟圓滿；而其得力處，

竟來自中國傳統的筆墨與書法藝術。 

古屋系列，再一次展現了席德進精準的透視功夫，以及對建築語彙功能造型

及美感特徵的深入掌握。 

「夏興民房」（圖 41）中那些起伏的山牆稜線、飛揚的燕尾、規整的磚壁，

以及作為房子靈魂之眼的門窗，都在席氏的筆下生動而活潑地被賦予豐美的生

命。古屋建築透過這些素描，成為一種有機的生命體，而非機械的構造物。 

傳統建築中，那隨著時間、季節推移的光線，在席德進的畫中也有深刻的體

驗。他曾在（台灣古建築體驗）文中8，歌頌傳統建築中的光線，說： 

「中國建築的四合院中央天井，圍成一個具有內部陽光的大空間，四面的門

窗向天井開著，這幅陽光，既人工而又自然，毫不露雕琢的痕跡。太自然，會使

人覺得平淡；太人工，又覺得呆板乏味。在中國建築內，你能體會到四季的變遷、

晨昏的變化、陽光的游移，時間在靜靜地滑過。陰影從窗牆上走下台階，又把屋

影投射到對面的樑簷，一天之中有極戲劇性的改變。你在陽光與陰影之間穿梭，

在寧靜的氣氛中感到日子是安詳而充實的。」9
 

「屋景」（圖 42）一作，無疑正讓我們體會到席德進文中那種充滿詩情與人

性的建築之光。 

 

                                                        
8 席德進〈台灣古建築體驗──中國建築的採光〉，原載《藝術家》40期，頁 92～93，台北；收

入《席德進紀念全集 I──水彩畫》，頁 60～62，席德進基金會，1993.6，台中。 
9 同上註《藝術家》，頁 92～93，或《席德進紀念全集》，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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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器物與動植物 

在席德進為數眾多的素描作品中，還有一類數量雖少，卻精巧可愛的小品，

畫的多是一些器物、動植物。尤其是當他投身古文物的收集研究時，這些蘊含民

族生活情感的器物，紛紛進入席氏的畫中。如那圓滑飽滿的茶具（圖 43）、明亮

清爽的陶凳（圖 44）、水缸、涼意沁人的竹椅（圖 45）、厚實穩重的太師椅（圖

46）、雕工細膩的木櫃（圖 47）、以及造型如書卷的竹節窗（圖 48），甚至簡潔單

純的水煙壼（圖 49）等等，都是畫家不厭的題材。 

而一度以水墨、水彩歌頌描繪的花卉，也在素描作品中呈現動人的姿態。白

描的蘭花、牽牛花（圖 50），窗邊不知名的莖葉（圖 51），以及用炭筆小心烘托

出明暗變化的山芋葉片（圖 52），在在顯示畫家萬物靜觀皆自得的心境。 

牛是畫家畫得最多的台灣動物（圖 53），但飲水的貓（圖 54）、馱重的驢（圖

55）、休息中的馬（圖 56），也是畫家筆下別具一格的主題。 

至於在前述三大類別之外，幾幅快筆勾勒的國劇臉譜與身段（圖 57），或病

床中等待開刀的病人（圖 58），以及手術中的場景（圖 59），則是畫家生活中札

記式的特殊片斷。 

素描是席德進一生不斷從事的工作。並早在 1966 年即出版素描集，之後又

多次在其畫集中發表他的素描作品。他對素描的喜好和看重，似乎是其他同時代

畫家所少見的。他曾論及有關「素描」的一些觀點，認為：「畫素描時，要注意

色感。有色感的素描，才是好的素描。」10，又說：「素描訓練，是要求眼到、

心到、手到。我們的心靈與眼睛隨時在變，因此我們的技巧也得隨時跟上去。學

習階段講究基礎，到了創作時，就得轉換為表現的素描。有風格的素描，呈現作

者的性格、思想與感情。畫現代畫，應以新的素描基礎配合；那就是單刀直入的

手法，重線條，表現得強烈有力的素描。…中國畫的基礎是從白描、書法著手。

白描著重線條、造形。書法係你對結構、筆力、筆法的千變萬化的控制與表達。」

11
 

席德進正是以數以千計的素描作品，印證、體現了他如上的看法。 

1981 年 7 月，席德進躺在榮總的病床上，畫了他一生最後的一張素描，這

次沒有寫生，完全來自想像：一圈白色的矮牆，上覆綠色的琉璃瓦片，圈住一個

                                                        
10 席德進〈我畫．我想．我說──素描基礎與色彩基礎），原載《藝術家》24期，頁 56，1977.5，

台北；收入《席德進水彩畫集》，1977；及《席德進紀念全集 II──油畫》，頁 41，臺灣省立

美術館，1994.12，台中。 
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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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鏤有圓洞的石製燈座，和一座安靜的墳，以及一方約與人身等高的石碑，上

書：「席德進紀念碑」。這是席氏為自己所設計的墓園草圖（圖 60）。沒有銅像、

沒有讚詞，只等待著青籐的蔓蓋，一如當年畫家親謁梵谷墓園時寫下的心情，以

及那張只有墓碑與花朵的素描（圖 61）： 

「為什麼沒有人為梵谷置一個銅像？ 

為什麼沒有人在他墓碑上刻下偉大的讚詞？ 

為什麼沒有人為他修一個大理石的墓地？ 

不要，都不要，這世俗的浮華。讓那些有錢的人死了去珠光寶氣吧！讓他

們用太多的錢去偽造偉大。還是讓我們的梵谷的墳上，青籐遮蓋。 

梵谷早已為他自己樹立了銅像；但不是銅像，而是他堅定苦鬥的精神，對

生命的追求。 

梵谷早已為他自己的墓碑，刻出了偉大的詩句，那便是畫上的色彩和線

條。…」12
 

「殘陽照著山野，把大地染成一片傷心的紫色」，一如席德進當年走出梵谷

墓園時的景色，昏暗中，畫家的靈魂正隱沒在台灣的山嵐之中，永遠成為這塊土

地的一片芬芳。 

 

（本文轉載自《席德進紀念全集 IV──素描》，臺灣省立美術館，84年 12月出

版） 

                                                        
12 見席德進〈謁梵谷的墓〉，前揭《席德進的回聲》，頁 81。 


